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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明代初年畲族族谱的分析，结合对明初福建闽东军屯卫所的研究，试图重建
畲族由元代“汀漳屯田”的“屯军”，在明初被吸收进入闽西的军屯卫所，又因为闽西卫所大量屯田分布
于闽东而进入该区的历史进程，它是今日闽东浙南沿海地区畲族分布格局的重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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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明一代军事制度的核心，卫所军屯制
度对明代以来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都产生了极为
重要而复杂的影响。尤其是设置于边疆地区的卫
所，有政策性针对边疆民族状况的性质，对明代
卫所与 边 疆 民 族 的 研 究，也 向 来 为 研 究 者 重
视。①对于明代西北、西南、东北边疆的卫所与
民族关系的研究，代不乏人，而对于东南边疆的
卫所与民族关系，却鲜有人论及。本文拟以新搜
集的少数民族文书研究入手，探索明代福建地区
卫所军屯制度的建立对畲族民族格局变迁的重大
影响。
畲族作 为 东 南 边 疆 ( 福 建、浙 江、江 西、
广东) 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明初卫所军
屯制度建立演变的历史契机中，由福建、广东、
江西交界地区大规模迁入福建与浙江沿海地区，
构成近现代畲族分布格局。探讨畲族作为山地民
族与明代沿海卫所结合的历史过程，不仅可以在
民族史的层面上较为彻底地解决一直以来广受争
议的畲族分布格局变迁问题，亦可以对顾诚先生
所提出的明代行政、军事两大管理系统，在边疆
民族型塑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做一探讨。
一、族谱与畲族迁徙问题
在民族史研究中，对于畲族族源问题一直有
长期的论争。关于畲族的历史来源与迁徙，在
《畲族简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 “根据文献记
载，至迟在 7 世纪隋唐之际，闽、粤、赣三省交
界地区已经是畲族的聚居区。在这之前，畲族是
从哪里迁来或是本地土著民族，待考。”［1］而明
清以来畲族的主要居住地区，集中在闽东、浙南
和江西的交界区域。2000 年这一区域的畲族人
口有 368526 人，占大陆畲族总人口 709592 人的
51. 93%。［2］其他地区的畲族则是相当分散地居
住于福建、广东、浙江与江西地区的广大山区
中。畲族是如何由唐宋时期的聚居于闽粤赣交界
地区，到明清时期徙居于闽浙沿海丘陵，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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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研究中最为重要而复杂的论题。
作为最早一批对畲族进行现代人类学调查的
学者，德国人类学学者史图博和李化民在 20 世
纪初浙江敕木山地区调查报告中，就曾经感慨
道: “如能收集数种家谱，把他们同中国历史中
( 主要是同省志、府志、县志中) 记录的关于畲
民历史的报道做个比较，那将多么合乎理想啊!
到那个时候，才能有更大的把握做出判断。一本
家谱中的记述如能在较大程度上可予以利用，那
我们也许就能得到关于华南移民史的更多说明
了”。［3］正如史图博和李化民所发现的，清代以
来闽东、浙南地区的畲族家族大都进行了族谱的
修撰，留下了大量有关畲族入迁闽东浙南的历史
线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图博和李化民在一
个世纪前的愿望得以实现，畲族的族谱收集与整
理蔚然成风，让我们得以从家族文书的角度对畲
族的族源与迁徙进行探索。①
根据《闽东畲族文化全书———谱牒祠堂卷》
的统计，迁入闽东的畲族蓝、雷、钟 3 姓共有
74 支，其中有明确迁入年代的大多在明代，有
30 支 ( 其他大都清代迁入) 。② 而据 《浙江畲族
史》的统计，入迁浙江的畲民家族共有 90 支，
其中明代迁入有 46 支，绝大多数都迁自闽东的
罗源、连江、古田等地。［4］所以要探讨畲民最初
入迁闽东、浙南的动因，考察族谱记载中有关明
代迁徙原因最有可能发现线索。在分析了二百余
部明清时期畲族族谱后，筛选出了一些有准确入
迁时间与地点的畲民家族。由时间线索来看，畲
民最早来到闽东浙南的时间均为明代洪武年间
( 1368－1398) ，并且在之后的近百年持续性地迁
入，福建的罗源、连江地区成为其重要的最初入
迁地区。为什么明初洪武年间畲民大量入迁，并
且维持了近百年之久? 为什么罗源、连江成为畲
民入迁的必经之地而不是其他地区? 这样特殊
的、有规律的时间和地点，和畲民随机性、分散
性强的游耕方式不相符合，也提示明代洪武年间
的罗源、连江地区，是追寻畲民入迁闽东浙南地
区的关键，一定有相当特殊的历史契机和社会条
件引发了畲民的大量入迁。
在繁芜零碎的畲族族谱中，福鼎的西岐钟氏
家族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据其族谱记载，
“始祖钟舍子乃建宁右卫左所夏百户下军小旗，
明永乐二年同总旗邵佛保带领六姓 ( 郑、喻、
丁、宣、易) 拨来福宁店下屯种”。③ 明初的福
宁州地区至今仍然流传着各种关于明初屯军的家
族传说，比如福鼎的 “十八旗头”传说。据说
有杨姓军官在永乐年间 ( 1403－1424) 带领十八
位官兵迁居二十四都管阳屯种，“行前，将一面
军旗分剪 18 块，各执一块，以日后作为袍泽之
见证。旗根由邵氏保管，根与块合并又是一面
旗，故称 ‘十八旗头’”。［5］这样的民间家族传
说资料可以佐证当时福宁地区军屯分布之广泛。
家族传说中的具体姓氏组合在福鼎地区有各种不
同的说法，但西岐钟氏家族族谱记载本家族于此
时来到福宁屯田大致可因此得到证实，在 《( 嘉
庆) 福鼎县志》中也有对 “店下堡”的记载:
“明嘉 靖 间 喻 朝 保 同 邹、丁、郑、易、宣 五 姓
建筑。”［6］
另一条相似的线索，是福鼎牛埕下 《冯翊
郡雷氏族谱》的记载: “明洪武年间，住在福建
福宁长沙西坑，地方安堵，叔侄百户人口。因造
州城，人民拥杂，移居良善之地。”④ 同为福鼎
地区的浮柳洋 《汝南蓝氏宗谱》在相似的文本
情境中，有 “明洪武十三年移居福宁”⑤ 的记
载。这其中有一个疑点，因为 《八闽通志》记
载福宁卫指挥使司的设立是洪武二十年由周德兴
完成，《 ( 崇祯) 闽书》也记为:
“福宁州城在龙首山下。……皇朝洪武
二年，海寇侵境，明年山寇郑龙、姚子美为
乱，镇守驸马都尉王恭檄百户寗祥先后讨平
之。又明年，始筑城周三里。二十年，复置
卫，人众城小，江夏侯周徳兴撤东城，拓广
里许。”［7］
但 《 ( 万历) 福宁州志》却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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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夏发恒、徐学继，《冯翊郡雷氏族谱》，同治丁卯年刻本。
( 清) 王聘三，福鼎浮柳洋《汝南蓝氏宗谱》，同治己巳年刻本。
“福宁卫指挥使司，正统志在县治东，
今儒学左，旧资寿寺也。洪武十三年，江夏
侯周德兴为防倭设。”［8］
同书中还收有明嘉靖年间福宁人周璞所作的
《修城记》，更详尽地追溯福宁卫建立之初的情
景: “州 自 为 县 时 未 城，城 之 者，洪 武 辛 亥
( 1371) 筑垣周三里。庚申 ( 洪武十三年 ) 置
卫，人众城小，乃拓东城一里，独郭西民尚置城
外，数厄寇患。”［9］周璞本身即是福宁人，所记
自然可信度更高，由此可证畲民族谱中有关洪武
十三年 ( 1380) 在福宁州的记录是可信的。而
当时所建的正是福宁卫的卫所城，可推知当时在
福宁州地区的畲民很有可能是因和卫所、屯田有
关的原因来到了闽东。进一步将二百余部畲民族
谱中的明代初迁地地名进行统计，发现其高度集
中于罗源、连江与古田地区，再将其与 《八闽
通志》中记载的明初这三个地区的军屯区域范
围进行对比:
明初闽东军屯区域与畲民初迁地①
县名 明初军屯区 畲民始迁地与居住区
罗源
福州右卫: 罗源县四所，俱在二都小获起至七都小桥止。
中左所屯五所，俱在罗源县黄童里霍口起，至灵济里官
口止。
建宁右卫: 福州府罗源县六所。一所在招贤里，一册东
洋，一所在招贤里，二册西洋，上二屯俱县东。一所在
罗平里洪洋，一所在善化里，一册梨洋，上二屯俱县西。
一所在新豊上里，西洋。一所在林洋里水沟。上二屯俱
县西北。
南郊与大浿头、
大坝头邱子山、
八井贝头里
尖山大坪 ( 大坪里、十七都晋安大坪村) 、
黄重下牛栏坪、
重上里官坑、梧桐岔
十八都塔底、十八都苏坑境高南坑、
十八都应得铺庄梅溪里、
罗平里川山大陂头
连江
福州中卫:
连江县二所，俱在永贵里王孙，至二十六都澚里止。
中所屯四所，俱在连江县集政里敦玻山起，至贤义里桂
林止。
前所屯四所，俱在连江县沱市起，至仁贤里了然止。
后所屯四所，俱 在 连 江 县 中 鹄 望 杜 塘 起，至 仁 贤 里 鲤
溪止。
狮子岩、连江县清河里、
连江县安民里庵里坑、
保安里东窑乡、
太平里石蟠垅、
安定里三都醮垟半山、
中鹄里凤山石蟠垅、
岭头村 ( 今连江县潘渡乡陀市村)
古田
福州右卫: 古田县四所俱在五都破寨乾起至十都前山止。
前所屯五所俱在古田县十二都起至四十四都赤妆止。
后所屯五所古田县一所在四十五都胭脂
建宁左卫: 福州府古田县一十八所在一等都宝石等处。
古田县九都黄泥田畈水缸丘、
十八都小茶岭、
南乡里秀山垌
虽然以上志书中所留下的军屯区域记载很模
糊，而畲民族谱中所留下的诸多地名因年代久远
而未必能够找到真实对应的地址，但仍然可以从
中发现为数不少的畲民始迁地都落在明初的军屯
区域内。先以罗源县为例，在畲民来到闽东的最
初始的居住地中，南郊大浿头、八井贝头里是最
为突出的记载。“南郊”首先提示出方位在罗源
县治之南，现在仍可看到的罗源八井村实则为
“拜井里”演化而来。而福州右卫在明初的军屯
区域为“二都小获起至七都小桥止”，正是明代
罗源的拜井里地区。而畲民族谱中的黄重下、重
上里的地名，正是军屯区域中所指的福州右卫中
左所的“罗源县黄童 ( 重) 里”的区域。
再如福安廉岭雷氏畲民家族，其族谱中记有
“明洪武二年择居罗源县梧桐岔，后转迁福安坂
中林岭”。罗源梧桐岔始祖雷祥，父雷肇庆 “任
罗源中军副府”。这里在明初 “择居罗源县梧桐
岔”的梧 桐 村，正 是 属 于 黄 重 下 的 范 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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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中军副府”虽然尚未得到史志资料的核
实，但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该家族可能也是因为
与明代军事相关的原因来到这一地区，而这一地
区在明初属于军屯区域，由此不难推测，该家族
与前文提到的福鼎西岐钟氏家族一样，也是因为
屯种的原因迁徙至此。
而连江县的情况也有相似处，闽东畲族民间
流传的“连江马鼻上岸”传说，正是因连江马
鼻渡而产生，《 ( 万历) 福州府志》即有“马鼻
渡，保安里东达福宁”［10］的官方渡口的记载。而
族谱记载的畲民明初居住的中鹄里凤山石蟠垅、
岭头村 ( 今连江县潘渡乡陀市村) 正是志书记
载的福州中卫 “前所屯四所，俱在连江县沱市
起至仁贤里了然止; 后所屯四所，俱在连江县中
鹄望杜塘起至仁贤里鲤溪止”的区域范围内。
古田县畲民早期居住点的八都、十九都，同样也
在福州右卫屯田“五都破寨乾起至十都前山止”
和“十二都起至四十四都赤妆止”的区域内。
从畲民族谱的初迁记录分析，关于明初闽东
地区军屯地区的记载，在在提示着畲民家族的聚
集地由宋元时期的闽西北移到明代的闽东，二者
之间有着极强的关联。但依然需要进一步证明和
厘清，明初军屯系统的建立是怎样为畲民的迁徙
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
二、明初福建卫所军户的来源
如果说畲族的族谱提供了线索，指向畲族迁
徙可能来源于明初的军屯制度，那么在缺乏史志
资料明确记载的情况下，就需要对明初福建、尤
其是闽东地区军屯的状况做一个详细的考察，来
说明其可能性。正如王毓铨先生指出的: 明初屯
种的“无论是旗军 ( 正军) 或是军余，在广泛
的意义上，他们都是军，或属于军的。军的来源
是军户。所以要了解屯军 ( 屯丁) 的性质，得
先了解军户”。［11］( P．223) 因为畲族的原居地与迁入
地都在福建，因此我们只需要考察福建军户中可
能存在的来源于福建本地的军户情况。
明代在福建的军事建制主要分为福建都指挥
使司和福建行都指挥使司。福建都指挥使司辖福
州左中右三卫、兴化卫、泉州卫、漳州卫、福宁
卫、镇东卫、平海卫、永宁卫和镇海卫共十一
卫，大都分布在福建沿海。福建行都指挥使司辖
建宁左右卫、延平卫、邵武卫和汀州卫共五卫，
还有直属行都指挥使司的将乐守御千户所和武平
守御千户所。
明初军制，每卫约 5600 人，每千户所 1200
人。周玉英认为 《闽书》记载的除建宁左右卫
的其他各卫所军数额 105448 人，若加上建宁左
右卫的十一个千户所，则当有十二万人，和吴晗
根据 《明会典》推断的福建军兵原额 “永乐后
数量为 125318 人”基本相同。［12］ 《闽书》认为
福建 “军、民、盐、匠、弓兵、铺兵、医七户
中，军、民为重，军户又视民户几三之一，其丁
口几半于民籍。夫军户何几民籍半也? 盖国初患
民籍不达，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辄编入
籍，至父兄不能相免也”。周玉英认为 《闽书》
所言是“夸大之词”，以十二万的军数来算，占
洪武时福建 815527 户、3910806 人的不到三十
分之一。周 先 生 此 处 混 淆 了 “州 县 军 户”与
“卫所军户”两个概念，福建所有的卫所军，未
必都来自福建本地，而是来源于全国各地。而福
建本地的军户，也有极大可能并不在福建本地卫
所服役。至于《闽书》提及的 “几三之一”，是
来自对周德兴在沿海抽丁建立卫所的记载，那么
周德兴抽丁的地区是福、兴、漳、泉沿海四府，
共抽得民壮 “万五千人”。这意味着这 “万五
千”军户都是来自福建都指挥使司下辖的沿海
卫所，按照《闽书》记载福建都指挥使司所辖
卫所的军兵原额为 87404，那么万五千人只占其
中的 17%，说明周德兴在洪武年间抽民户为军
户的数额并不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明代军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
垛集等。［13］既然周德兴的垛集占到沿海卫所军户
的约 17%，那么其余的军兵可能来自从征、归
附、谪发。据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胡世宁所言:
“在昔充军之户，或由垜集，或由归附，未必皆
有罪也。”谪发的军数一般并不占其大宗。
若要探寻畲族是否可能存在于明初的军事系统
中，则需要对明代福建的卫所军来源做一个较为全
面的考察。由于军户黄册史料极度缺乏，现在可以
用来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史料，就是明代的《武职
选簿》。《武职选簿》虽然记载的是百户、千户及镇
守的武官履历资料，但仍然可以从其中筛选出这些
武职官员祖辈早年加入明代军队的资料，目前利用
此类资料进行明代卫所与武官制度的探析，已经有
于志嘉和梁志胜等学者的出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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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现存 《武职选簿》资料的筛查，可
以找到 67 名记载较为明确的祖籍福建地区的军
士资料。其中洪武二十年左右垛充的资料只有三
条，这可能是由于垛充军士大多数留在了福建沿
海卫所，而不是像其他时期的军士多被调往其他
地区的卫所，而福建沿海卫所选簿资料较少保
存，所以难以追溯其下落。与以往认识中福建籍
军主要来自周德兴 “三丁抽一”不同，现存的
67 条福建军士的资料中，除了明军尚未占领福
建时的少数归附、投附记录外，最大宗者是洪武
四年和洪武五年的两次大规模收集元军故军，几
乎占到总记录的五分之一还多，具体信息如下。
《武职选簿》中洪武四年、五年军士资料
所属卫所 姓名 籍贯 从军方式 时间与来源
史料来源
《明代档案》［14］
安东群牧所 范松 南平县 招集军士
洪武四年招集军士，五年除百户，调
河南神武卫左所流官。
册 56，页 380
归德卫右所 林旺 莆田县 有义父黄伯秀，洪武四年军，故。 册 62，页 64
天策卫全椒屯所 阮土三 兴化县 充军
洪武四年充江阴卫后所军。洪武二十
六年，子 阮 清 代， 西 洋 公 干， 升 试
百户。
册 73，页 274
燕山左卫左所 郑寓 长乐县 洪武五年头目，七年除和阳卫百户 册 51，页 233
兰州卫右所 李祯 尤溪人 洪武五年除百户 册 70，页 128
鹰扬卫左所 林孟 闽县 洪武五年军 册 50，页 66
虎贲左卫左所 潘六郎 闽县 从军 洪武五年 册 50，页 97
通州卫中所 朱大二 长汀县 充军
洪武 五 年 拨 和 阳 卫，七 年 调 通 州 卫
中所
册 52，页 443
宁远卫中右所 余善 顺昌县 收集充小旗 洪武五年 册 55，页 482
和阳卫 陈十郎 连江县 从军 洪武五年，拨和阳卫 册 64，页 297
平越卫右所 林凤弟 长乐县 充军 洪武五年 册 60，页 41
汀州卫左所 朱宗 长乐县 收集充军
洪武五年收集充军。子朱真，洪武三
十三年围攻济南，永乐十五年调汀州
卫左所。
册 65，页 18
通州卫右所 陈阿每 福清县 充军 洪武六年 册 52，页 364
振武卫左所 谢生 顺昌县 选充
洪武五年选充总旗，十七年除振武卫
左所世袭百户
册 71，页 69
和阳卫中所 余仲先 侯官县 陈氏军
充陈友定下镇抚，洪武六年除和阳卫
中所百户，七年为事发和州充军。十
七年钦依复职。
册 62，页 363
永平中卫前所 何贵 顺昌县 陈氏军
原系陈氏军，洪武十三年调永平中卫
前所
册 67，页 398
从 以 上 信 息 可 以 看 出，洪 武 四 年、五 年
( 1371，1372) 这两年在福建大规模招集的主要
是元代故军和陈友定旧军，而 《明实录》中也
确实有与之相关的记录:
“洪武四年六月，赠故元降将阮德柔为
武德将军、管军正千户。初，德柔请于上
曰: 臣故部伍多壮士，今皆散处民间，若往
收集，可备行伍。上从其言，德柔遂还建宁
招集，既至，人多怨之，又性严急，人尤不
堪。于是浦城县新军百户李子清、詹子顺、
张仲真等率众杀德柔，因而为乱，建宁卫遣
兵击子清等，皆伏诛。”［15］
根据这一记载，元代降将阮德柔于洪武四年
到建宁招集元军旧部，因激怒了原来该地区的军
户而被杀。洪武五年九月，又有 “故元降将行
枢 密 院 同 佥 赖 正 孙 招 集 福 州 遗 兵 五 千 人 送 京
师”。［16］洪武六年三月，更进一步说明: “先是，
正孙收集陈友定旧将士八千人，诏以补和阳卫军
伍。”［17］从选簿资料来看，从长汀、顺昌、侯官
到长乐、福清、连江，自闽西至闽东，都有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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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定的旧军，在赖正孙的这一次收集中被调拨
组建和阳卫，洪武五年的记载是 “福州遗兵五
千人”，而洪武六年中指明 “陈友定旧将士八千
人”，可见还有其他不属于福州地区的陈友定旧
军被其收集进入了明代的卫所系统。
如果说福建地区明初有大量收编元代旧军的
行为，那么就为元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畲族进入
明初卫所系统提供了历史契机。要探究这个问
题，还要说明闽粤赣交界区的畲族先民经历了宋
元战争之后的去向。
宋元时期，畲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最明确的
记载，就是参与了宋元战争的 “畲军”陈吊眼
及其族人的动向。元代史料明确地交代了这支畲
军进入了元代的军屯系统，即 《元史》所记之
“汀漳屯田”:
“成宗元贞三年 ( 1297) 年，命于南诏
黎畲各立屯田，摘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
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
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
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为田汀州屯
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二百五十顷。”［18］
元代在福建汀漳地区的屯田始于至元十八年
( 1281) ，“以福建调军粮储费用，依腹里例，置
立屯田。命管军总管郑楚等，发镇守士卒年老不
堪备征战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县居民
一千八百二十五户，立屯耕作”。可知在至元十八
年开始的汀漳屯田设置之初，虽有“镇守士卒年
老不堪备征战者”，但更多的仍是“募南安等县
居 民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五 户”组 成。元 贞 三 年
( 1297) 的屯田设立于南诏 ( 即今诏安县区域) ，
“黎、畲”各立屯田，标明是将所招陈吊眼等余
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此处记载至少可以
让我们知道，陈吊眼的畲军在此时已经被元军收
编为屯田军，进入了元代的“汀漳屯田”。
《元史》中还有一条颇为耐人寻味的记载:
“皇庆元年 ( 1312 年) 十一月戊戌，调
汀、漳 畲 军 代 亳 州 等 翼 汉 军 于 本 处
屯田。”［19］
亳州翼万户府是元军南下征服福建的主要军
事力量倚靠，持续和东南地区的宋军作战，最后
将文天祥捕于岭南的张弘范正是从属于亳州翼万
户府。① 据 《( 弘治) 八闽通志》引元代修《三
山续志》的记载，亳州翼万户府:
“至元二十四年移济南东平万户翼戍福
建，后为亳州上翼。二十七年复设福新万户
翼，辖新军，复令二翼官属相参署事，曰福
兴镇守万户。大德四年定例，兴化路止令千
户镇守，亳州与福新轮委万户一员分镇，一
年一更。其汀泉漳等路并委百户。至大元
年，又以沿海俱通番邦，亳州与福新轮委万
户一员，沿海上中下三流廵防，半年一更。
上隶阃帅，下辖镇抚千户，弹压百户，并得
世袭，幕官则有更代。或军民交讼，则委官
会议裁决。”［20］
亳州翼万户府可以算做是元代福建相当重要
的军事机构，按照元军征服过程中且战且屯，以
屯养战的惯习，② 亳州翼万户府除了担任军事征
服的任务外，尚有屯田之军，而其主要驻地应当
在福州地区。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夹杂有宋元陈吊眼
“畲军”余部的“汀漳”屯军，可能有一部分在
明以前就来到了福州地区代替亳州翼万户府的汉
军进行屯田。正如王毓铨先生指出的，“明代的
军屯制度就是元代制度的延续”，［11］( P．22) 那么在
明初对于元代旧军的收集过程中，不论是闽西北
地区还是闽东地区，都有可能存在宋元时期的
“畲军”再次藉此进入明代卫所系统的可能性。
那为什么在闽西北地区留存的畲民后裔，会没有
闽东地区聚集的畲民多，似乎存在一个由闽西向
闽东的迁徙现象呢? 对这个问题的考虑，需要从
明代福建地区的军屯分布来进行讨论。
三、明代福建的军屯分布与畲族入迁
正如前文所述，明代在福建的军事建制主要
分为福建都指挥使司和福建行都指挥使司。福建
的两个都司共辖 98 个千户所，每个卫所都有军
屯。据何乔远《闽书》的记载:
“皇朝天下初定，以地方镇守为重。闽
中诸卫，卫指挥约三十余员，卫各有左右中
前后五所，千户百户大约百有余员。每所军
丁千人，至殷伙矣。足兵之费，既难责赋于
民，而郡遭兵乱之后，人户稀寡，地多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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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元) 张铉 《( 至正) 金陵新志》，卷三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5a。“十二月，宋丞相文天祥死于京师。先是，天祥为
元帅张弘范所执，遣石镇抚等管押北行道。”
关于元代的军屯制度的研究，参见国庆昌《元代的军屯制度》，《历史教学》，1961 年 11－12 期合刊。
旷，因拨军十之七守城，十之二往田所屯
种，每军给田二十四亩或二十六亩，随远近
肥瘠为差。”［21］
据《八闽通志》记载的福州府属州县的屯
田数字，可得下表。
闽东地区屯所田数［22］
卫所名
卫所屯军
数额
屯田数额
( 顷)
闽东地区屯田
与该所总屯数
福州左卫 1697 497 顷 38 亩 30 /39
福州右卫 1926 576 顷 64 亩 30 /39
福州中卫 1593 540 顷 14 亩 20 /30
镇东卫 1432 427 顷 92 亩 13 /18
建宁左卫 1355 406 顷 73 亩 20 /21
建宁右卫 1412 420 顷 50 亩 6 /7
兴化卫 3360 918 顷 2 亩 7 /19
福宁卫 717 192 顷 74 亩 10 /10
延平卫 1750 524 顷 57 亩 8 /9
可知在福建行、都二指挥使司所管辖的十六
个卫里，有九个卫所的屯田大多数都分布在闽东
的宁德、罗源、古田、侯官、长乐等县。这九个
卫所的 192 个屯所，有 144 个在闽东地区，占
75%，占全省屯田 355 所的 40%。所以不难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明代福建地区的军屯高度集中于
福州附近的闽东地区。这对于本身卫所就设立在
闽东地区的福州三卫、福宁卫、镇东卫来说，还
算在情理之中。本身拥有福建地区最大数额屯田
的兴化卫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屯田是位于闽东
的。而与闽东相隔甚远的建宁左卫、建宁右卫、
延平卫的屯田，也大部分都分布于闽东地区。这
四个屯田基本分布于闽东的卫所，则一定会促成
拨屯的屯军 ( 及军舍、军余等) 由建宁左右卫、
延平卫和兴化卫向闽东的迁徙与流动。至此，终
于可以解释前文提到的福鼎西岐钟氏家族的这条
记载: “始祖钟舍子乃建宁右卫左所夏百户下军
小旗，明永乐二年同总旗邵佛保带领六姓拨来福
宁店下屯种。”
由此可知，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元代“汀漳屯
田”中的屯军，在明初阮德柔、赖正孙这样的降
明元将收集旧军的过程中，重新进入建宁左卫、
右卫或其他闽西、闽东地区的卫所系统，又随着
闽西卫所屯军前往闽东屯田，落地生根于闽东沿
海地区。而如此彻底的民族群体的迁移，肇因于
元代收集宋末陈吊眼 “畲军”入 “汀漳屯田”，
明初又收集故元旧军进入新朝屯田系统，这在某
种程度上体现出政治性、强制性手段的效果是极
为显著和惊人的。
明代福建地区现存的 《武职选簿》和方志
资料中，几乎完全无法寻觅畲民的踪迹，而从族
谱资料的零星记载来看，畲民在明初应当是作为
卫所军或军余的身份来到闽东地区的，其初期的
人口规模应当非常有限。那么明代以来闽东地区
的畲民人口繁盛发展的事实，提示我们可以从一
个新的角度来思考顾诚先生提出的明代行政、军
事两大管理系统的问题。尽管近年来诸多对沿海
卫所与州县关系的研究，大都认为从制度上来
讲，沿海卫所并未如顾先生推测的那样可以切割
代管州县人口，沿海卫所也大都较为分散地分布
在各个地区。［23］但畲民迁入的闽东地区却是一个
有趣的案例，该地集中了福建最大规模的卫所屯
田。而与其对应的 “福宁州”这一元代建制在
在明初降为县，却又在明中期复升为州。这一过
程伴随的并非是州县人口的增长，畲民的入籍要
在清初才得以实现，所以应当是畲民所在卫所、
屯军相关的隐匿人口的增长。正如万历年间出任
福宁州知事的殷之辂在 《重修福宁州志序》中
所说的: “至今日而累朝之所培植，列职之所嘘
吹，诗书弦诵，益浚益开，且不具论。独户口之
数大减，胜国之四之三，说者以兵之盛，民之衰
也，是果然欤否。”［24］
结论
畲族作为一支历史上的山地民族，如何由唐
宋时期游耕于五岭尽头的闽粤赣山地，转变成明
清时期居住在闽东浙南沿海丘陵的定居耕种山畲
民族，可以说是民族史上一个极为令人着迷的问
题。清代闽东浙南士人在撰修地方志时，也常常
发出“畲民，不知其种类”［25］ 的喟叹。因为即
使是清代与畲民有所接触者，也无法看到其秘而
不宣的家族文本，更无从对其族源进行追寻。近
年来畲族族谱资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梳理千
头万绪的畲族来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当明清时
期闽东浙南畲族最初迁入与生活的地名都指向了
明代的军屯所在地区，终于可以结合元代与明代
军屯的相关史料，做出畲族是由于明代继承元代
军屯的历史渊源而离开其祖居的闽粤赣山地，最
终迁入今天的闽浙沿海区域这一推测。与畲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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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定居与人口增长相关的，则是明代沿海卫
所隐匿人口的膨胀，是集中了卫所大量屯田的福
宁州这一行政系统被军事系统逐渐侵蚀的历史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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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rmy Farming System in Yuan and Ming
Dynasty and She Ethnic Group Distribution
LIU Ting-yu
(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Xiamen，361005)
［Abstract］Through analysis of She ethnic group genealogy，and research on army farming system in
eastern Fujian Province in early Ming Dynasty，the article tries to revisit the history of She ethnic people’s
recruitment in the army farming system in western Fujian and the following up migrating to eastern Fujian
within the sam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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